文 艺 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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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泪的青春── 一个狱警的故事
小说根据一个普通而又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
他叫强，从天津警官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劳教所，99年江泽民、罗干下令镇压法轮功后，他们单位成了骨干，几乎每天都有送来报到的法轮功学员。加班加点，例行公事，忙得够呛，连女朋友都顾不上陪。时间长了，真有点不耐烦，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法轮功给整下去，我也能清闲清闲，和丽芳泡泡咖啡屋啊！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夕，天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市里，判劳教一年，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排着队受审。 

强巴不得快点儿完事，好回女朋友丽芳家吃饺子。 

轮到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时，强照例低着头做记录，问到她为什么顽固地跟政府作对时，老太太说， “我活这么大，从没跟任何人作对过，我这么大岁数，没做一件愧心事，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我这把年纪，这个身子骨，一身的病，要不是炼法轮功，要不是李师父救度我，我活不到今天。跟姐儿几个去北京就是为法轮功喊冤，法轮功好！要政府还法轮功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强听了， 又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老顽固，气得拍桌子大骂，“你她妈的神经病！”猛抬头仔细一看，蒙了，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自己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强愣了，眼睛一阵模糊……

强命苦，八岁时，妈就得癌症死了，爸是个铁路工人，常年不在家，只好把强托给奶奶照管。别的同学都最爱放寒假，盼过春节，强最怕的就是过年了。因为别人都有父母买新衣服，给压岁钱，合家包饺子，放鞭炮，唯独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大年三十，刘老师冒着大雪来接强和奶奶去她家吃饺子，给强和刘老师自己的儿子国子买了一样簇新的棉袄、棉鞋。还给强和国子每人十块钱的押岁钱……

毕业后，一晃就是十几年，后来听另一个小学同学偶然说起刘老师，好像是她得了心脏病，身体特别不好，老伴也得了脑血栓，半瘫，躺在床上，衣食起居全得刘老师照顾。儿子国子也不在身边，去南方下海了。

强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刘老师，她那灰白的头发、瘦小的身躯、连日来的疲倦，都掩蔽不住她目光中的温和、平静、和一种说不清的，一种超人的力量 -- 这种力量是那么的特殊，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动人，强从来没有见过的。

曾经血气方刚，曾经少年心事当拿云，二十多年来，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经历得也不少了，特别是从事警官这一行，三教九流，什么没领教过。人嘛！有什么的？ 不就是看谁有本事嘛。能者多牟，强者为王，看透了，这世道谁还不是为混口饭吃，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年少时的为美好理想奋斗的梦想还不是象小学课本里的树叶书签那样，黄了，枯了，淡忘了。

刘老师的目光似乎还是象从前那样的善，但绝不是那种逆来顺受似的忍和委曲求全，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柔和，但绝对不是强所司空见惯的一般弱者或犯人为求得宽大处理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她的目光比从前还多了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绝不是一般人的厉害和哥儿们间的争强好胜和盛气凌人。

看着刘老师和这一群普普通通、男女老少的法轮功，强二十多年来在滚滚人潮中练就的阅历和本事似乎瞬间在这样的目光中解体，化为乌有。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物质上清贫如洗，心灵却自由快乐的时光，那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那种在寒冬腊月穿上刘老师给买的新棉袄、棉鞋的感觉，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私心间隔的感觉，那么的简单、质朴、而又真实。

这就是法轮功说的那种永远“真善忍”返本归真的境界么？永远美好、自由、快乐，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和外物的变化而变质。

强想到这儿，不知怎的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象是回到了小时候，没妈却又不知怎的忽然见到了妈似的，耳边回响起一首从没听过的绝好音乐：

<如梦令> 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

迷失不知归路。

辗转千百年，

幸遇大法普度，

得度，得度，

切莫机缘再误

…… ……

* *  * *  * *  * *  * *  * *

· 散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在乡下有一个房间。房间的外面，是一片青翠的树林，屋里的空气格外的好，各种有名无名的花的香味常常扑鼻而来，小鸟常常在屋子的四周鸣叫，离屋不远，一条清清的小溪常年欢快地流淌。每天，我都可以透过窗口看到许许多多的风景。 

一直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房间，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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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另一种风景。这是一群按真善忍的原则生活和修炼的人们。他们的容貌不见得动人，职业也很平凡，但我觉得和从那房间里看到的风景相比，他更加地使人难以忘怀。他们真实，在这充满了谎言的世界上，他们总能不昧良心；他们善良，在自身遭遇无情摧残的时候依然想着别人；他们忍让，在最无理的打压来到的时候，他们依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浑浑的浊世，他们如同一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又恰似一股股清流在默默地流淌。 

和他们接触多了，蓦然回首，我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的风景。春光明媚是风景，人和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不也是风景么？夏夜的星空是风景，人生的柳暗花明不也是风景么？秋雨梧桐是风景，苦尽甘来收获时的微笑不也是风景么？傲雪寒梅是风景，不畏强暴的大善大忍不也是风景么？是的，他们都是风景，他们隐藏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的表面下，他需要你挚诚地去发现和感受。只要你的心灵能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风景其实真的无所不在，他们有的激扬似大河奔涌，有的沉默如静静的远山；有的顽皮似三岁顽童，有的老练如七旬叟翁；有的宏伟似巍巍昆仑，有的清秀小巧如江南民居；有的扑面而来，似满天的风筝，有的若隐若现，如山中的云雾，生活中的风景和自然的风景一样，甚至比后者还要丰富、精彩、动人许多。 

心怀真善忍，你就拥有了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 *  * *  * *  * *  * *  * *
· 纸玫瑰
值得吗？我再一次问自己，值得为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如此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吗？我要求的过份吗？不！绝不！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所要求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很平凡但安定的生活，可是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我的男友阿奇炼法轮功。这没什么不好，在两年前我对于这个从没有过任何意见。我知道这个功法没有什么坏处，也看过一遍《转法轮》知道这是教人向善，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好功法，如果不是禁止，说不定我也开始炼了。但，被禁止了，本以为阿奇会停止他的修炼，因为他一向是听从领导的安排的。在单位里，不管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即使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也从没说过什么。但，这一次，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写材料。当然，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拘留，提审。若不是他所在的单位一再为他担保，他早就被判刑了。作为他的女友，我也被提审过几次，两年来为了他的事情我不止一次的到处奔波，托熟人、找关系。这一次，为了使他能够早出来还帮他写了保证。我自问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他早点从监狱里出来。只是希望他能够做点表面功夫，在警察面前不要再那么坚定，说个不炼，哪怕他还在家学他的法、炼他的功，我准定不说什么。但，别说做表面功夫了，今天他知道我替他写了保证后还和我吵了一架。当然，说吵架也有点夸张，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吵，他只是说我不该替他写保证。不该？我不写保证他能出来吗？我愤愤地想。在吼完心中的不满后我就摔门而出，连外衣都忘了穿，虽然现在我被这初春的寒风吹的有点哆嗦，但我也不想回去拿外衣，在他没有放弃法轮功之前我再也不要理他了。我受够了这种时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日子，受够了看别人嘴脸的日子。

“孩子，拿朵花吧。”一个温暖的声音穿透我愤恨的思想。抬起头，看到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满头的银丝、笔挺的西服，一脸的正气，手里还拿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对了！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本打算和阿奇在一起度过的，现在——不想他了，再也不要想他了！在心中我再一次告诉自己。

“孩子，拿朵花吧。”见我不说话，老先生再一次开口。“啊？”我吃惊地看着他，原来这老先生是卖花的呀，刚才没反映过来他说什么，看见他抱着这么一大束玫瑰还以为这老先生思想新潮，也学年轻人追寻浪漫，现在——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儿女不孝的画面。“多少钱？”我一边翻口袋一边问。即使现在的我并不需要玫瑰，但，我怎么忍心拒绝这老人。“不要钱。”说着，老人拿出一朵玫瑰递给我。“不要钱？”我茫然的接过。“这是假的？”拿到手里的一瞬间，我忍不住自己的惊讶。说完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是假的，纸做的，不过里面却是真相。”好在老人并不介意，仍是温温和和的。“真相？”我疑惑地看这手中的玫瑰。看到那火红色的纸上，布满了金色的字，最外层的花瓣上的字比较大一点。“法、轮、大、法、好”--我沿着花瓣上的字一个个的念出声。“你是大法弟子？”在我脑海中只有象阿奇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有可能写这样的字。谁知老人却摇摇头。“不、我不是。我妻子是。”“您居然不反对？”我惊讶极了。我只是阿奇的女友，公安、片警、610办公室的人还经常光顾我家。而他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可想而知找他麻烦的人更多，而他居然还帮他妻子的忙？“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老人看起来比我还惊讶。“是这样的。”我舔舔嘴唇，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男朋友，他也炼法轮功。本来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但，国家取缔了法轮功。而他还一直的坚定。所以——我们的婚事就一直地放着。这两年来，我已被整的很烦，经常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前几天，他又一次被送进监狱，我找了好多关系，花了5000元又帮他写了'保证书'才把他保出来，但他居然说我不该帮他写保证。我、我要求的不高，我也没叫他放弃修炼，只是希望他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的男友人怎么样？”老人静静的听我说完开口。“人？很好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对于这一点我是相当肯定的，我和阿奇已认识五年，这五年中身边有多少朋友的男友或喜新厌旧、或脾气暴躁。唯有阿奇不仅对我感情专一，还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对我的父母、对任何人都是那样的温和、友善，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捡到了宝，要我好好珍惜。

“那么，是法轮功教他做一个坏人吗？”“当然不是！”怎么说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虽说理解不深，也知道是教人做好的。“那么，你替他写保证，是保证什么？保证不做一个好人吗？”“嗯？保证、保证不上北京、不发传单----”我有点语塞。“他们上北京是为了什么？发传单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是去闹事吗？”“不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说明真相，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被冤枉了。但，他们可以等呀，等到时机成熟、等到——”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我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老人悠悠地开口“那时侯，我是一名大学讲师，前一天我还是受学生们尊敬的导师，第二天我就成了'臭老九'，我被拉去游街、被我的学生吐痰。我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学常识讲给了学生，就这一个理由我成了反革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三五不时的就被自己的学生拉出去批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我，所有的教师都是'臭老九'，西方国家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毒的，在那个到处都布满了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上一句公道话。是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听了那几个所谓可以代表党的人的话，但，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国家损失了最最宝贵的十年，当别人都进入了小康水平，我们还在和饥饿搏斗。而今天，如果一个人连做好人的权利都没有，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你可曾想过后果？”

说到这儿，老人别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而我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是呀，如果做好人是错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如果善良被打压下去，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你让他们等？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等了，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儿？如果做好人都要藏着、躲着，你觉的正常吗？什么是真正的为国家负责、为后代负责？你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难道委曲求全就会有了吗？难道做一做表面功夫就会有了吗？安定的生活？什么是安定的生活？只有当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而人民也才有安定的生活呀。你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你会有正确的选择的。”说完，老人抱着那一大束玫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为自己脸红。低头看着手中的玫瑰，那红色的纸面上的每个字好像都会发光。又一阵风吹来，我闻到了一阵清香，不是满街那代表爱情的玫瑰的味道，而是我手中这朵有着真相的纸玫瑰传出来的，在满是玫瑰味道的街道上，这香气是如此的淡雅、如此的脱俗！

抬起头，对着灿烂但不温暖的阳光我抿嘴一笑。情人节！我怎能让它虚度？现在，我要去找阿奇，要那些他以前一再让我看而我却拒绝的真相材料，即使没有折成玫瑰，我相信，那也是美丽的、也是飘香的！

* *  * *  * *  * *  * *  * *

· 寓言一则：蚂蚁
蚂蚁们正在阳光下忙碌着，小多多蹲下来看蚂蚁，影子遮住了阳光。

群蚁大惊：是什么遮住了阳光？

蚂蚁甲：好像是一种庞大无比的生命，会不会是传说中有一种比蚂蚁高级无数倍的高级生命，叫做人。

蚂蚁乙：是有这么一种传说，无数年了。

群蚁们议论纷纷。也有不信的，最大理由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眼见为实耳闻为虚。要真有人的话，你们有本事找个人来我瞅瞅，我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当然就不信。”但有“人”存在的传说还是在蚁穴中广为流传。

消息传到蚁王耳朵里，蚁王勃然大怒：“什么！有什么生命能超过我至高无上的蚁王。”于是在全蚁穴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讲科学，反对迷信的大规模宣传活动。

无奈，关于人的传说已深入蚁心，无法被宣传改变。

蚁王得知，疯狂叫嚣：“我就不信‘无人论’战胜不了‘有人论’。给我从小蚂蚁灌教起来。”全蚁穴内相信有人存在的蚂蚁必须在他们的生命与信仰间做出选择，小蚂蚁必须在毕业考试时通过“人好，还是蚁王好”的答卷。

小多多起身走了。后来一不小心，蚁王被人踩死了，可怜受蒙蔽的蚂蚁大众还是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还在想天下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人”的生命存在。

* *  * *  * *  * *  * *  * *

· 永远的百合花
周敏将最后一枝雏菊插进花篮，退后了两步，左右观赏了一下，色彩、造型俱佳。

她填好地址卡片，连同花篮一起放在柜台角上，等一下小文回来后就可以给顾客送去了。周敏看看表，三点多。再过两个小时，自己就下班了，得快点去医院。想起昏睡在床的母亲，周敏神色转黯，眉头不自禁地蹙了起来。

一阵悦耳的铃铛声，周敏扬起脸，一位女顾客步入花店，短发齐耳，衣着平淡，不太看得出个性。她冲周敏动动嘴角算是笑容，示意性地点了点头，便开始浏览一室鲜花。红玫瑰、蝴蝶兰、郁金香、康乃馨、天堂鸟、波斯菊……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一大簇雪白的百合花上。女顾客不由自主地蹲下身，深深地嗅了嗅。

周敏走过去招呼客人：“怎么样，小姐，选好了吗？是不是喜欢百合？”女顾客站起身，轻轻笑了笑，“是啊，这花儿不错。麻烦你给我九枝，杂一些满天星，包起来。”

周敏一边整理着花型，一边跟女子聊天，“小姐送花给朋友啊？”女顾客若有所思，斟酌着字句缓缓地说：“哦，不能说是朋友。不过，……，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象她那样坚强的人。有些东西，一直以为书本上才有，可她……不怕你笑话，她带给我的那份震撼与感动，让我流泪啊。”周敏不便表态，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随口答道：“是啊，还真有这样的人？”

女顾客接过扎好的大束百合，抱在胸前，看着周敏点了点头，眼神中有种闪烁的距离感。

下了班，周敏骑车赶去医院。

一周前，当周敏被居委会和警察叫去时，才听说母亲得了肺炎，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可能是监狱不愿承担责任吧，今天周敏被告知母亲已被转到这家地方医院，家属可以探视了。

自从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被抓进监狱后，周敏已经将近半年没有见过母亲了。此次乍见，她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母亲骨瘦如柴，脸庞肿胀。护理时，她发现母亲牙龈都是淤血，门牙掉了一块。

周敏下意识地感到可能不仅仅是肺炎那么简单。

她去找主治王医生问怎么回事，王医生吞吞吐吐，说他只管治疗，病人康复后还要送回监狱，其他的事要问问警察去。押送的警察一早就扔下母亲跑了，哪儿问去？谁敢问？周敏心底里有股东西在压抑中渐渐升了上来。

周敏在母亲床前落泪。来扎点滴的小护士看见了，颇为同情，悄悄跟她说，“周小姐，我告诉你，你不要讲是我说的。刚才送你妈来的那个监狱医院的女大夫，等警察走后，找空跟王大夫和我交代了一下病情。因为涉及到法轮功，她也没敢说太多就回去了。你妈因为抗议关押而绝食，被警察多次拉到监狱医院强行灌食。警察特狠，七八个彪形大汉摁着，剪刀、铁棒、麻醉剂，连点穴都用上了。可你妈更硬，折腾几个小时，嘴也烂了，牙也崩了，楞是没撬开。那女医生说每次她都在场，目睹整个经过，但无能为力。最后一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倒是撬开了，但乱插管子灌到肺里去了。我看她说话的时候，好像忍着泪呢，可能因为同情吧。”

周敏气愤警察，又伤心母亲。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政府一声令下，便再无宁日。宣传批判，搜查揭批，抓人关人，哎，……母亲能不能挺得过去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为什么受欺的总是好人？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下去？

周敏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走进母亲的病房。咦？她一眼看见母亲的床头柜上多了一大束洁白的百合花。九枝。莫非是她？周敏的眼前现出那个女顾客不太摸得透的表情。花束旁边垂着一张卡片。周敏拾起来，上面是似曾相识的字迹：“百合花开，冰清玉洁。如同你心，纯贞圣洁。冬去春来，花开遍野。”

周敏心里一热，连忙跑出去问护士谁来过了。小护士看周围没人，小心地低声说：“就是那个女大夫啊。”她特意加重了“那个”的语气。周敏明白了，就是监狱医院的那位。

她轻步回到母亲的床前，坐下，轻抚母亲的短发，既欣慰又伤心。沉寂。

沉寂中，时空好像凝固了。周敏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母亲的面容。忽然，她的目光中飘出一丝爱怜的笑意。——原来她发现母亲的脸上隐隐透出一层辉光，竟是如此的圣洁而美丽。

* *  * *  * *  * *  * *  * *

· 哑舅

哑舅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哑舅原来并不哑，听母亲说，哑舅５岁那年得了一场急病，病虽治好了，却再也不会说话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城里工作，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我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三人住在乡下。哑舅经常来我家帮助母亲干体力活，干完活以后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到田野里捉蚂蚱，到小河边观小鱼……我小时候的许多欢乐时光都是在哑舅的陪伴下度过的，到现在也难以遗忘。

哑舅敦厚善良，也非常聪明，有一套漂亮的木匠手艺，亲戚邻居有点什么活都喜欢请他帮忙，他总是默默地、精心地干好每一件活。那时夏天晚上常有别的村镇放电影，哑舅就会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一袋糖米花，还不断地呼扇着大蒲扇为我们哄蚊子，他一点都不嫌小孩子烦人。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偶尔哑舅进城到我们家里来，全家人都高兴，家里的气氛变得说不出的温馨，我们姐妹总是巴不得哑舅能多住几日。妈妈总要为哑舅做他最喜欢吃的扁豆馅饺子、韭菜合子，和他唠着家乡父老乡亲的长长短短；我们姐妹仨也总要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文、绘画、折纸什么的让哑舅看，他总是认真地欣赏着我们的“作品”，憨厚地微笑着点着头。哑舅因为哑的缘故，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四十多岁还是一个人。

94年我上大学去了北京。一次收到母亲的来信说：你哑舅会说话啦！说是因为炼了一种神奇的功法，叫法轮功。哑舅重新能说话的故事，当时对我来说，听来实在象是个神话。

随着改革浪潮，哑舅也背着他的木匠家什到了大都市上海，在街头或者是哪个居民区的路边一呆，摆个小地摊，全部木匠行头地上一摆，立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会什么什么木匠活，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他一向价钱公道，活计精良仔细又交活快捷，没多长时间，就在居民小区周围出了名，人们称赞他“哑木匠，人厚道，活计好，找他做活放心。”

有一次，他在一位法轮功弟子老郑的小杂货店里干活儿。一天，老郑在店堂里播放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哑舅忽然停下手里的活，眼睛出神地看着播放音乐的录音机，他静静地听啊，听啊，直到音乐结束了，他还出神地站在那里。老郑看见，上前问道：“老弟啊，你在想什么呢？”只见哑舅两眼滴泪，微微开口，说了一个“天”字。老郑明白，他是想告诉自己，这是天上的音乐啊！

老郑把哑舅领到里屋，安顿他坐下，打开了电视机和录像机，和善地对他说：“老弟啊，你再看看这个。”电视里播放着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录像，哑舅全神贯注地看着，听着，他好像全然忘掉了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直到录像看完了，他站起身，开口对老郑说了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就这样，惊人的神奇发生了，哑了四十年的哑舅会说话了！

因为哑舅的神奇经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三十几口人都炼了法轮功，老家乡下，更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乡亲们也因此而修了大法。打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才明白了发生在哑舅身上的神奇背后的真正原因。

99年7月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美国。母亲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聊起哑舅。哑舅是当地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虽然被抓、被关、被折磨，放出来以后，他还是再去天安门，向人们喊着“法轮大法好”。第五次到北京去被抓后，他被当地公安押解回当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吃了很多苦。开庭审判时，哑舅滔滔不绝，讲述法轮大法带给自己的神奇，为法轮功辩护了一个多小时。当庭所有的人，无不被他的故事所震撼，没人能想像他曾经是个哑巴。

后来，哑舅被非法判处劳教，在劳教所里被强迫从事苦力。从里面传出的消息说，哑舅因拒绝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拒绝参加所里办的洗脑班，被劳教所几个凶恶的管教拖去动大刑，连续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因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是为时已晚。

母亲含着悲愤，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去看了哑舅的遗体，他遍体鳞伤，前胸有四、五个被电棍电焦的深坑，腰和腿被打成黑紫色，一条腿的大胯被打断，满脸是血，看不出面容。劳教所和公安局拒绝了母亲领回哑舅遗体的请求，第二天秘密地把哑舅的遗体火化了。

6月10日，哑舅走的当天，当地那个小县城连日的炽热高温忽然陡降，一时间寒冷异常，天上飘下满天飞雪，积雪足有一尺多厚。

哑舅悲壮地走了，我在美国，开始向善良的美国人、向可贵的中国人、向所有的善良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向他们讲述哑舅的故事，讲述中国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面临的严峻和他们无私无畏、和平顽强的抗争，讲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如何恶毒、疯狂和灭绝人性。

当我拿起电话同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同胞通话的时候，当我上网与不知名姓的朋友们攀谈的时候，当我把一份真相资料递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手里的时候，当我做着每一件大法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了，坐在莲花上金光四溢的哑舅在向我微笑。

放心吧，哑舅，现在美国知道、加拿大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 *  * *  * *  * *  * *  * *

· 童谣：福宝宝

阳光照，白云飘，

花儿点头对我笑；

树儿摇，鸟儿叫，

赞叹我是福宝宝。

千古缘，今世了，

今生今世缘已到；

大法传，主佛笑，

手牵手儿来报到。

你来了，我来了，

大法洪传福运好；

明慧智，心法正，

师尊教诲溶头脑。

《转法轮》，真奇妙，

字字句句金光耀；

真善忍，心里存，

返本归真心志高。

赏“普度”，读《洪吟》，

德音理乐诗书道；

勤炼功，修心性，

心清意静乐陶陶。

发正念，除魔妖，

法正乾坤尊师导；

心慈悲，讲真相，

救度世人苦海滔。

法轮转，法光照，

师尊对我微微笑；

天国美，乾坤妙，

我乘法船回来了！

* *  * *  * *  * *  * *  * *

· 歌词：好孩子 听铁窗里的妈妈说

不要哭，不要哭，

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

脚下的路哪怕再艰辛，

要将大法记心头。

孩子，

黑夜再长也会过去，

黎明的曙光一定会来临，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不要哭，不要哭，

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

脚下的路哪怕再崎岖，

要将大法记心头。

孩子，

太阳一定会升起，

金色的光芒将会照耀着大地，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不要哭，不要哭，

妈妈多想拉着你的手，

哪怕经历再多的苦难和心酸，

要将大法记心头。

孩子，再冷的严冬一定会过去，

万物苏醒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风雨中靠你自己走，

一定要走到尽头。

* *  * *  * *  * *  * *  * *

   奉劝世人善待大法。从正面认清大法真相的人会得到福报，传阅大法真相资料更是功德无量！如果被造谣诬蔑的宣传所蒙蔽，敌视反对大法，将不但会断送您自己的福分，还会受到天理的惩罚！为了您、您的家人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请您珍惜大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前途。

希望您有个美好的未来！

[image: image3.png]o BHBMER RIIEHE





PAGE  
18

